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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書是我的天性
談起收藏古籍的契機，林文龍毫不猶

豫地說：「愛書是我的天性。我家中三
代務農，父祖輩大多不識字，但我卻從
國小就開始縮衣節食存錢買書，一開始
買的都是人物傳記。」直到初中，任課
老師提到要讀通「之乎者也」的話，可
以進一步閱讀《三國演義》，於是，林
文龍賣掉珍藏的集郵簿，以七元購得《三
國演義》，提到這段往事時，他特別補
充說明：「當時年紀還小，平時的花費
都是幾角而已，七元對當時的我來說是
很大的金額。」在那之後，他更陸續讀
了《唐詩三百首》及不少章回小說。

但要說真正的「接觸古籍」，林文龍
自言是由於二個淵源。其一是在故鄉南
投竹山，同村莊內一位喜讀漢學的林姓
老人，贈送給他《中華字典》及王源順

校辨、發行的《四書白文》。其二，則
是同學知道他平時喜歡閱讀，轉贈其祖
父的舊藏，當中就有上海沈鶴記出版的
章回小說《龍鳳再生緣》及《指南尺牘》
等書。直到現今，這些書籍林文龍都仍
然小心翼翼地保存著。

牯嶺街與光華商場
林文龍回憶起約略 1968 年前後，自己

當兵前的舊事：「當時工作的同事見我
平日愛讀古書，便告訴我牯嶺街上有很
多舊書攤。我初次到牯嶺街時，下公車
一看，哇！整路整片都是書攤。」著實
讓他大開眼界。而隨著逛牯嶺街舊書攤
的經驗漸多，他也才發現古書刻本的差
異，尤其是買到新竹王松刊印的李元度
《小學弦歌選本》，更讓他第一次體會
到木刻本優於石印本之美。後來當兵時，
林文龍被移撥到景美，正中下懷的他，

前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研究員林文龍，出身彰化和美，長期從事臺灣史蹟的田野調查與記錄，亦

擅長古典詩寫作。漢學涵養深厚，素為人重。不僅如此，他更收藏古籍數十年，積累出為數相當可

觀的珍本奇書，他更以詩繫書，將自身的古書收藏化為詩作。史事鉤沉、古籍收藏、詩歌吟詠，是

林文龍再日常不過的生活，彷若「今之古人」。

1 前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研究員。
2 林文龍分享自己創作、手抄的《陶村己亥雜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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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的方法之一，平時他也會用塑膠套包
覆書籍，讓紙面與外界隔絕，他也觀察
到，用錫箔紙的效果則更佳。他會記錄
每次抽查的時間，以確保「時時勤拂拭，
勿使惹塵埃」。

 
面對一些殘破或損傷的古籍，擁有數

十年收藏經驗的林文龍，也早已自己摸
索 出 一 套 修 復 的 方 法。 他 憶 及 自 己 首
次大修的古籍為《關聖帝君明聖經》，
開啟他修補書冊之路。林文龍對於工具
的使用相當講究，比如他捨棄常用的排
筆，改以毛刷較硬的油漆筆，而且必定
自己調煮糨糊，或是對於用紙的選擇，
他都有自己日積月累下的經驗談。而諸
如用來固定古籍、避免書頁脫落的「紙
撚釘」，他也都能比較出地域間的差異。
顯見無論是古書製作的規格、工具、材
料等，林文龍都相當熟稔。最後，他也
提到夏天不宜進行修補，由於紙張輕薄
無法開電扇，書房往往相當悶熱，所以
秋天涼爽的氣候最為合適。

不僅是修補，林文龍也會針對不齊全
或尺寸不一的書籍進行配補。他舉例說
道，先前所收的高士奇《江村銷夏錄》

缺少最後一冊，又遍尋不著同尺寸的書
籍，所以他只能以小襯大，也就是俗稱
的「金鑲玉」來處理。又或者是書籍欠
頁的狀況，以影印、手抄等方式來補齊。

印象深刻的夢幻逸品
林文龍的收藏生涯中，經手過不少古

籍，讓他印象比較深刻的是一套徐世昌
的《晚晴簃詩滙》，先前他已有臺灣世
界書局一套四冊的平裝本，但後來中國
書店刊行線裝本，林文龍透過臺灣、中
國兩地的多位友人，或協助聯絡，或匯
款書錢，或郵寄包裝等，歷經千山萬水
終於入手，可貴的是人與人間以書會友
的真摯信任。

身 為 古 典 詩 人 的 林 文 龍， 一 直 對 於
《佩文韻府》相當嚮往。有一次他在福
和橋下購得一套一百六十多冊的《佩文
韻府》，爾後發現竟是新竹文人林知義
（1874-1937）的舊藏，書籍中有林知義
的題記，敘述該書是其輾轉於上海購得
之種種。自此以後，林文龍對林知義特
別留意，還收有其詩文手抄本，所寫之
小楷相當精絕，令他讚賞不已。

假日就往牯嶺街跑，甚至有一次已經買
到沒錢，卻在書攤上看見洪棄生的《寄
鶴齋詩矕》，於是便與老闆商量暫留，
自己則急忙回營拿錢，下午又趕去取書。
而隨著與書商越來越熟，店家漸知其閱
讀品味後，也會特意為其留書。

林文龍也額外提到：「兩岸開通之前，
臺灣的線裝書其實不多，所以我會購買
藝文印書館翻印再版的古籍。」例如他
在宜蘭服兵役時，常於《中央日報》看
到藝文印書館書籍販售的訊息，他就曾
購買過藝文印書館翻印自日本靜嘉堂的
宋版 32 開本《陶淵明詩》，或是一套六
函的《史記》。

然而，就在林文龍退伍後，牯嶺街的
書商則大多移到光華商場，他細數這兩
處所販售的古書：「常見的有各種蒙書、
善書、《古文析義》、《左傳》、《易經》
等，其中以《左傳》最多，而「詩集」
則又以《秋江集》、《香草箋》最多。」
他 也 提 到 曾 在 光 華 商 場 買 到 一 套 四 冊
且是木刻大開本的馮浩《玉谿生詩集箋
注》，令喜愛古典詩的林文龍雀躍不已。

有些書比較殘破，
我怕它就此散失

放眼林文龍家中滿坑滿谷的古籍，收
藏類型其實相當廣泛，則不免令人好奇
他的選擇標準？對此，他是這麼回答的，
有以下五點原則：一、日後研究需要或
使用的上。二、閩臺地區的相關書籍。
三、集部優先，其中又以清末民初的詩
集為主。四、純欣賞且負擔得起。最後
一點，林文龍則略帶感情，緩緩地說道：
「其實是一種責任，有些書比較殘破，
我怕它就此散失，所以只好買回家中整
理。」林文龍對於古書是有使命感的。

收藏古籍在「收」的過程固然有時相
當波折，但之後的「藏」則又更令人相
當耗費心力，絕非「束之高閣」而已。
林 文 龍 說， 古 籍 保 存 有 時 候 真 的 會 令
人「 搥 心 肝 」 ──他 所 指 的 是「 銀 蠹 之
害」，泛指各類蟲害對古籍的損傷，其
中以蠹魚為甚，往往會造成書籍不可逆
的傷害。除此之外，他也提醒蟑螂的危
害頗大，不得不注意。他舉出葉德輝《書
林清話》所言的「勤讀」，是能避免蟲

1 用來固定古籍、避免書頁脫落的「紙撚釘」。
2 修補古籍時需要用漿糊水將紙張托平，並浮貼於牆面風乾。林文龍通常在書房運用門板作業，長年下來門板上都是紙張貼過的

痕跡。
3 經過林文龍自行修補的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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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文 龍 也 提 到 有 些 書 籍， 一 旦 錯 過
就不再的遺憾。他言道：「兩岸剛開放
時，我曾見過一套嘉慶木刻本的《紀曉
嵐全集》，但當時因為書頁有部分受潮
而未入手，誰知道，匆匆數十載，我就
再也沒遇過此書。」收藏過程中有得有
失，他也曾遇過書商以新充舊，將書籍
作舊重裱的情況，但多年下來眼力遠非
昔 日 能 比， 此 類 書 籍 早 已 逃 不 過 林 文
龍的法眼。

古詩創作的緣起：
《今古奇觀》與作文簿

談起何時對古典詩產生興趣，林文龍
則打趣地說：「國小的時候，我的同學
們都在背『床前明月光，低頭吃便當』，

但當時的我就對『國破山河在，城春草
木深』這樣的句子很有感覺。」至於真
正的影響，則是在初中二年級，同學從
圖書館借了一本名為《今古奇觀》的書，
後來林文龍看到就非常喜歡，尤其著迷
於書中詩文相證的方式，至今還能背誦，
採訪當天，他隨口就念出第一卷〈三孝
廉讓產立高名〉中的「紫荊枝下還家日，
花萼樓中合被時。同氣從來兄與弟，千
秋羞詠豆萁詩。」

與此同時，林文龍也開始以毛筆抄錄
古典詩詞在作文簿上，諸如朱淑真的《斷
腸集》、《斷腸詞》、《李中主詞》等。
謄抄完後，他還會請同學在簿本上題字，
顯見當時他對於古典詩詞就相當喜愛，
並以相當嚴肅的態度來對待。

大量閱讀與抄錄詩詞，使年少的林文
龍對於作詩躍躍欲試，初中三年級時，
他不知從何處發現臺北市文獻會以「戊
申詩人節書懷」為題，舉辦徵詩活動。
於是林文龍便按照當時自己對於平仄押
韻的理解，寫了詩寄去投稿，可想而知，
當然是沒有下文。直到退伍後，他才從
老一輩的詩人口中知道，寫詩所用的平
仄要用臺語去辨別，難怪他當時使用華
語作詩參賽，並未能得獎。

直到有一年彰化市圖書館舉辦詩人大
會，慶祝該館成立三十周年紀念，當天
有不少前輩詩人與會，而林文龍也在其
中。他回憶起當天的現場命題為「卦山
風光」，由於他對故鄉鄉土所知甚詳，
於 是 他 也 跟 主 辦 單 位 要 了 稿 紙 立 即 作
詩。之後公布名次時，林文龍得到第九
名，相較於許多詩齡長於他的前輩，絲
毫不遜色。

「先 ê」張達修

在 訪 談 的 過 程 中， 只 要 提 及 張 達 修
（1906-1983），林文龍都會以「先 ê」
來稱呼，從不直呼其老師之名諱。林文
龍說：「我們兩人的認識是在某年端午
節的臺中圖書館，有人介紹先 ê 認識同
為竹山人的我。」從此之後，他便時常
拜訪張達修的醉草園。張達修平日對子
女管教甚嚴，子女們都不太敢親近他。
他們對於林文龍能和父親暢談整日，都
感到非常詫異，而張達修也告訴子女，
此人日後必為「詩壇一支軍」。林文龍
也說：「由於先 ê 和我先後任職於臺灣
省文獻會／館，我們都相當熟悉臺灣掌
故，所以就有說不完的話題。」而張達
修過世前彌留之際曾言：「人生在世，
得一文字知己，可以無憾。」所指的就
是林文龍，顯見其師生之間的深厚情感。

張 達 修 逝 世 後， 林 文 龍 曾 協 助 整 理
其 手 抄 詩 稿， 並 於 1981 年 出 版。 後 來
張達修之女又透過管道找到林文龍，於
是再處理了一部分張達修的手稿，刊行

全套七本的《醉草園詩集》。林文龍提
到老師張達修所傳授的作詩之法，其中
就有梁啟超來臺時所說的「三多法：多
讀、多作、多商量。」他也常以此勉勵
學詩之人。

藏書雜詠與詩教傳承

開 始 書 寫 以 古 籍 為 主 題 的 詩 作， 主
要是屏東友人許嘉村所鼓舞，勸其效法
古人書寫藏書百詠，林文龍一聽便覺可
行，於是著手創作，早已已超過百首。
而除了將自身的古籍收藏入詩外，林文
龍也自刊有《書卷清談集古歡》一書，
共一百七十餘篇，對於古籍的版本考證、
買書因緣、讀後心得等，皆有所闡述。
若是詩文相互對照，則可略窺林文龍古
籍收藏之梗概。

劉庭彰 

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中正大學中

文系兼任講師。研究興趣為臺灣古典文學、臺灣書法

史。曾著有《跨越時代的府城文人：羅秀惠研究》（博

揚，2021）。

林 文 龍 分 享 自 己 最 喜 愛 的 三 本
古 典 詩 集 收 藏， 由 左 至 右 分 別
為 許 南 英《 窺 園 留 草 》、《 櫟 社
第 二 集 》、 連 雅 堂《 劍 花 室 詩
集》。

為避免蟲害，平時林文龍會用塑膠套包覆書籍，讓紙面與外界隔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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